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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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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个多愁善感的人都曾
有过自己的女精灵。

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史诗作品
《墓中回忆录》中，写到他最初的恋
人，叫Sylphide，意思是“空气中的
女精灵”。那一年，他十六岁。

我曾经三次来到夏多布里昂在
法国布列塔尼的家——贡堡。在这
个阴冷的城堡外面，的确有一
片树林，我在里面来来回回地
走着。寻找着那个空气中的女
精灵。她没有现身陪伴夏多布
里昂，她将永远在这里徘徊。
行走在1784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
的梦中。

几年之后，夏多布里昂来到
巴黎，每天孤独地在塞纳河边走
来走去。他寻找不到自己的恋
人，就寻找着别人曾经留在这里
的爱情，譬如巴松彼埃尔元帅的
艳遇。

他离开了法国，去了美洲。从
美洲回来后，他开始书写爱情。自
己想象中的、美洲的爱情，酋长的女
儿阿达拉爱上了被俘的印第安青年
沙克达斯。《阿达拉》的出版，标志着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这个女
精灵，引起了法国人狂热的喜爱。
夏多布里昂呢，躲在巴黎的一家小
咖啡馆里，偷偷地读着某个无名小
报对自己的赞扬，既陶醉又忧伤。
他为成功和荣耀陶醉，同时又为无
望的女精灵而忧伤。

也正是在这时候，他遇见了朱
丽叶·雷卡米埃夫人。仅仅是遇
到。他是在斯达尔夫人家里遇见
的。朱丽叶穿着一件白色的袍子，
“仿佛裹在白雾之中。”

这一年，夏多布里昂32岁，朱
丽叶23岁。波拿巴、贝纳多特元
帅、奥古斯特亲王，几乎巴黎的王公

贵族都爱朱丽叶，她是巴黎最美的
人，“是一千零一个早晨的苏丹王
妃”。就是在这一天，伟大的雅克·路
易·大卫给她画了那幅著名的画
像，至今还挂在卢浮宫的醒目之
处。夏多布里昂终于见到了他的
女精灵，可是，“我几乎不敢抬眼望
一望她”。

再次相见，已经是在十多年之
后。夏多布里昂说：“什么样的敌对
力量这般切断和浪费了我们的光
阴，将其挥霍于被称作眷恋的冷漠，
以及美其名曰幸福的苦难。”

这一年，夏多布里昂49岁，
朱丽叶40岁。夏多布里昂几乎
每天都去朱丽叶家。此时的夏多
布里昂，是当时最著名、最被人爱
的男人。而朱丽叶，集纯真、美貌
和智慧于一身。朱丽叶终于接受
了他的爱。

在朱丽叶的窗外，一棵金合欢
的树梢高及窗户的中部，钟楼的尖
顶刺破天空。极目远眺，可望见地
平线上的塞佛尔山丘。安德烈·莫
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写道：“两
个人都不顾及他们的名誉。夏多布
里昂每天下午三点钟来，那样准时，
以至于那个小区的居民，见到他经
过时都调整自己的钟表。”

我曾几次到巴克街夏多布里昂
故居的门口，沿着他走的路去拜访

朱丽叶，可是只找到以朱丽叶·雷卡
米埃名字命名的小路，那座浪漫美
丽的沙龙早已失去了踪影。
夏多布里昂每天三点到四点与

朱丽叶见面，这段时间神秘、令人羡
慕，不准外人参与。两个人坐在共
同的朋友、已经去世了的斯达尔夫
人的画像和月夜下的科佩风景画之
间。说什么不重要。
要是朱丽叶离开巴黎，夏

多布里昂就觉得魂丢了，他立
即给她写信：“我再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巴黎是一片荒漠，它

的美消失了，回到我身边吧。”
1847年，夏多布里昂79岁，因

为前一年的一场车祸，骨折了。他
已经不能行走。朱丽叶也已经70
岁，双目失明。依照天主教的规定，
只有死亡，婚姻才能结束。夫人去
世了，夏多布里昂终于可以向朱丽
叶求婚。朱丽叶说：“到了我们这个
年纪，还有什么礼仪会妨碍我们彼
此照顾呢。我们绝不要改变一种完
美的友爱。”

1848年，夏多布里昂在巴克街
他的小房子里去世了。最后一段
时光，朱丽叶一直陪着他。夏多布
里昂不再说话。只要朱丽叶一离开
他的床边，他就焦虑不安地望着她，
希望把她召唤回来。可是失明的朱
丽叶看不到他。朱丽叶对夏多布
里昂的不言不语感到绝望。两人
绝望地守在一起。
雨果去看他。“夏多布里昂先生

脚头有两张白木头椅子，一张摞在
另一张上面，大的那张椅子上，摆着
《墓中回忆录》的全部手稿。”

朱丽叶，他终于找到的女精灵，
衰弱、无助地跪坐在他的旁边。
在1848年二月革命，巴黎的枪

炮声中，夏多布里昂走了。

申赋渔

空气中的女精灵

密林深处有人家（丙烯）赵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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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上海人，
人们常常与外滩、
南京路、摩天大楼、
金融商业联系在一
起，很少想到上海
人在荒漠、大山、深
海、地球探索中也
有大作为。我大学
学的是地质，心里
有三个从上海大都
市走出去的地质学
院士的形象，用他
们可以讲述上海人
故事的另一面。中
国近代以来的科学
家，按照出生时间
相隔20年左右为
一代，这三个上海
籍地质学大先生分
别代表着第一代、
第二代和第三代。

第一代的代表
是谢家荣（1897-
1966），他是有经济
学思维的矿产救国
者。谢家荣作为海
派地质学家的名言
是，“地质学的研究
发现可以用数字化
的经济价值来衡
量”。谢家荣清末
出生于南市老城厢一个普
通人家庭。1913年，年仅
16岁的谢家荣从上海到
北京，进入英国留学回国
的丁文江创建的地质研究
所。1917年谢家荣到美
国留学，1920年在威斯康
星大学地质系获理学硕士
学位。回国后他走南闯北
研究中国矿产，开创了中
国矿床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是中国煤岩学的先驱，
也是发现大庆油田摘掉中
国贫油帽子的重要功臣。
谢家荣1948年成为中央
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谈

起中国地质学研
究的老前辈，业内
会说前三人是丁
文江、翁文灏、李
四光，接下来的第
四位就是从上海
走 出 去 的 谢 家
荣。如果李四光
可以看作中国理
论地质学的大佬，
那么谢家荣常常
被认为是中国经
济地质学的翘楚，
他们是中国地质
学最早的两颗巨
星。遗憾的是，谢
家荣“文革”期间
不堪侮辱吃安眠
药自杀，谢世前给
夫人写了几个字
“我先走了，望你
保重”。
第二代的代

表是朱夏（1920—
1990），他在中国
地质学界有“地质
诗人”的美称，出
版有《朱夏诗词选
集》，用诗情画意
描述地质生活。
朱夏出生于上海

法租界新式里弄的一个书
香门第。朱夏15岁考入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因
为喜欢地质，次年考入中
央大学地质系。1946年
获得公费机会到瑞士留
学，1949年解放初回国。
年轻时的朱夏穿着一套白
西装，看上去像风流倜傥
的上海小开，实际上他是
一个爱喝酒、说话幽默、性
格豪爽的另类上海人。朱
夏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生
代以来中国大地构造发展
具有不同的格局，他的成
就是在新疆、青海、东北等

沙漠荒地里干出来的。我
最初认识朱夏，是1981年
受《世界科学》委托到长乐
路居所采访他，带着有关
板块构造学说和中
国大地构造的好奇
和问题，发表过一个
长长的对话访谈。
1990年朱夏去世，同
济海洋地质系举行追忆
会，我被邀请发言。我说
朱先生是地质学人、地学
哲人和地质诗人的斜杆学
者，是将海派优雅融入地
学生涯的大先生。读朱先
生的地质诗，我的感觉是
“岩石的韵律，比十四行诗
更永恒。”

第三代的代表是汪品
先（1936—），他是从苏州

河畔长大在南海盆地成就
声名的“深海骑士”。汪品
先1953年格致中学毕业，
1960年到莫斯科大学地

质系留学。回国后
先是在华东师范大
学任教，后来到同
济大学创建海洋地
质专业，把一个最

初在学校里不起眼的小领
域搞到了国际知名。他喜
欢说他的事业是在院士后
干出来的。2018年主持
南海大洋钻探项目，82岁
的他冒着风险乘“深海勇
士号”潜入南海1400米，
研究成果后来用中国章回
体的形式，讲了一个修改
欧美板块构造理论的故
事。汪品先以思想不受束
缚而闻名，我几次听他强
调不讲老话讲新话是海派
学者的风格。有一年我被

江苏卫视邀请做节目当嘉
宾，解读李四光、汪品先、
刘小汉等三个地球科学家
的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系，我有机会谈了
一些对他们的观察和感
悟，节目后来在央视热播。

三个海派地质学大先
生的故事证明，上海人的
形象不仅活跃在黄浦江畔
摩天大楼霓虹灯下熙熙攘
攘的人群之中，也隐藏在
那些从石库门弄堂里长大
到大山荒漠战天斗地仰望
星空的有豪气的上海人之
中。海派地质学大先生在
中国地质学和科技创新的
画卷上留下了上海人别具
一格的色彩，注释了上海
人不被人注意到的另一
面。我要说，上海滩与上
海人的传奇和多样性总是
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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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叙事中，
法律工作者以专业为笔，在跨国合作的
画卷上勾勒法治经纬。作为亲历者与建
设者，我在十余年的涉外法律服务实践
中，见证了中国律师从规则学习者到制
度设计者的角色蜕变，也深刻体会到法
治在国际合作中不可替代的护航作用。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涉外法律服务开辟了广阔天地。
2014年，我作为全国涉外律师“领军人
才”赴西班牙研修，系统学习投资、能
源、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知识，这段
经历不仅夯实了专业基础，更点燃了投
身国际合作的法治理想。

2015年，我
带领团队参与安
徽丰原集团与匈
牙利的柠檬酸生
产基地项目。面
对1.55亿美元的跨境投资，项目涉及合
资架构设计、EPC合同创新、人力资源
配置等复杂法律问题。谈判桌上，我们
需要平衡国家银行、当地政府、投资公
司等多方利益诉求。在合资架构上，创
新采用“技术许可+货币出资”模式，注
入12项生物发酵专利；面对匈牙利外
籍劳工比例限制，创造性提出“双轨用
工制”，将核心技术岗位拆分为“技术导
师”与“操作员”，既满足当地法律要求，
又实现技术本土化转移；针对专利保护
疑虑，设计分阶段授权机制，保障技术
安全与项目推进。
在这场跨国博弈中，专业能力与文

化理解成为建立互信的关键。我们创
新采用谈判双轨制，将共识与分歧议题
分开推进，最终促成项目落地。如今，
这个项目不仅实现了“技术出海”与“资
源落地”，更成为中匈合作的典范，印证
了法治在国际合作中的保障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法律

服务逐渐从个案支持向规则体系构建
延伸。2019年，“一带一路”律师联盟
成立，我作为规则起草组成员，参与制

定《中国企业“走出去”法律服务国别指
南》。这份涵盖43个国家法律制度的
报告，系统梳理了投资、贸易、争议解决
等领域的法规实务，为中资企业提供了
详尽的法律指引。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法律

条文，更深入研究当地司法实践、商业
习惯和文化背景。通过与斯里兰卡法
律界的深度合作，将中国企业的需求与
当地法律体系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兼具
国际视野与本土适应性的法律解决方
案。这种从“合规陪跑”到“规则引领”
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律师开始在国际法
律制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数字化浪
潮下，“一带一
路”建设迎来新
的机遇与挑战。
我深刻认识到，

数据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为推
动科技与法律的深度融合，我攻读香港
理工大学Fintech博士，致力于将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涉外法律服务。
经过多年研究与实践，我们的法律

科技项目获得多项创新奖项，跨法域法
律大模型已在香港正式投入使用。目
前推进的“可信数据空间”项目，旨在探
索不同法域间数据合规共享机制，为数
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这些探索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

更是对“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创新
实践。通过构建跨领域、跨法域的合作
网络，法律工作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
者共同参与，推动形成数据治理新规
则，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能。
从多瑙河畔到印度洋之滨，从传统基

建项目到数字经济合作，我始终以法治为
舟，在“一带一路”的航程中护航前行。

张云燕

启航，从多瑙河畔

“MTCC徐汇
协议”不仅是资源网

络，更是中国律师在

国际舞台的底气。

喀什的同学们：

展信佳。
此刻提起笔，窗外是上海的

梧桐绿荫，心中却想象着你们那
里的模样——喀什古城的泥墙
上，阳光正沿着美丽的砖纹流淌，
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穹顶在蓝天下
泛着光辉，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或
许正舒展新枝。虽未亲身抵达，
却生出无限向往。

我是你们的学姐朱雪华，目
前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动笔之前，我打开地图，发现我所
在的城市上海距喀什四千多公
里，多么遥远的距离。但当写下
第一行文字，这份遥远突然变得
轻盈。文字已化作青鸟，代我传
达问候。

作家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
了，容颜自然改变。很多时候，我
们以为看过的书都成了过眼云
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潜在地
影响着我们。它们在气质里，在
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中，当然也
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这句
话激励着我一直保持阅读的习

惯。每天早晨刚睡醒时，我习惯
通过读一首小诗来让自己清醒。
悄悄告诉你们：我的记性从小时
候起就很差，读书呢，又偏好“快
速食用”，所以很快会忘掉书上的
内容。而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个瞬

间，我突然忆起书里的某段话，那
段话往往给予当下的我莫大的
指引和慰藉。原来，许多看过的
句词早已流淌进我们的血液里
了。当我们感到孤单、不知所措
时，书中自有千万个孤单的人等
待与我们共鸣，这是一件幸福的
事。人生短暂，因为有阅读，我
们在书本中看见别人的人生，生
命体验得以延长。因为有阅读，
我们会更理解他人，更以他人为
镜照见自己。
我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

县，那里以农渔业为主，小麦是主
要的粮食作物。这个时节，土地
已被金黄色覆盖，沉甸甸的稻穗

亟待收割，发出焦干的气息。作
为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我始终
相信：创作需深扎进不同的土壤，
才能长出独特的枝叶。曾经年幼
的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与故乡的
连接，而当亲人离世、万分悲痛之

际，我却是通过书写家乡得以释
怀，也是从写故乡开始踏上写作
旅途。是家乡那些司空见惯的风
景，告诉我生与死的道理。碧绿
的麦子翻滚成浪，里面埋藏着先
祖的坟茔。一代人的汗与泪落在
土里长出麦子，喂养和托举下一
代人，最终以不同的形式回归这
片土地，生生而不息。由此，我想
和大家分享这个感悟：对微小事
物珍视起来，对日常生活进行发
掘，便可获得写作的灵魂。

我羡慕你们生长于一个天然
盛产故事的好地方。你们脚下的
土地，每一粒沙子都藏着丝绸之
路的回响。喀什的你们，或许曾

在慕士塔格冰川下见过最壮美的
星空，在巴扎的喧闹里听过最鲜
活的叫卖声。不妨把这些独特的
体验写下来，用文字让喀什成为
更多人心中的远方。无论身处皖
北平原还是西北戈壁，人类对土
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本质
上都是相通的。你们可以从观察
喀什的日常开始酝酿写作——
老茶馆里人们搅动茶碗发出声
响，烤包子出炉时腾起滚滚热气，
艾德莱斯绸裙在街巷间流淌成七
彩的河……这些细节里往往藏着
最动人的故事。

文字能跨越山河湖海，带我
们去向远方。当我们捧起书本
时，我们与世界对话；当我们提起
笔时，整个世界都在听我们说
话。所以，希望大家都畅快地读、
大胆地写吧，我们相互勉励。

你们的朋友朱雪华

朱雪华致喀什学子的一封信

夜光杯·左联
青年写作计划


